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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我叫湘湘，是個生活在美國的亞裔的女中學生，今年剛剛17歲。



因為被指控參與了販毒，我被逮捕並立即執行了死刑，而且在死刑前，為了徹底搜查我的身體，我還被活體解剖了。



我被警察們帶走的時候，正在學校的健身房上體育課。



幾個高大的警察把我按在地上，戴上了手銬。



他們說我參與了販毒，已經被判處了死刑，要馬上把我帶去執行。



他們肯定是冤枉我了，不過這也是常有的事。



政府最近採取了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措施，只要發現稍有嫌疑，就會被判處死刑，據說甚至中學生們也不能倖免。



而我這個高中女生，將會成為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又一個犧牲品了。



我知道向他們辯解是沒有用的。乖乖的配合他們，也許能讓自己在行刑的時候少受些折磨。



於是，在他遞過來的死刑判決書上，我順從的寫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

他們問我還有什麼要求。



「讓我去沖個淋浴吧，剛上完體育課，出了好多汗……」我懇求著。



「時間不夠了，小丫頭，去警局解剖過之後，還要送妳到刑場呢。」



他們沒有同意。



我被帶上了警車，很快，我們就到達了警察局。



我在一個角落裡等了一會兒，就被帶到了法醫解剖室。



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，沒有窗戶，空氣裡充滿了一混合著尿臊、糞便、血腥的氣味。



在屋子的正中央，擺著一張不銹鋼的解剖台，在解剖台四周的操作台上，已經擺好了一堆閃著冷光的手術器械。



看到這個情景，想起自己將被扒光衣服，被冰冷的手術刀切開身體，我嚇得幾乎要哭出來的。



負責解剖我的，是一個高大英俊的白人警察。



如果換一個場合，我肯定很願意做他的女朋友呢。



不過，當他把我按在解剖台邊上，扒下我的褲子，開始給我注射麻醉劑的時候。也許是少女的羞澀，還是讓我下意識的掙扎起來。



但是一個剛剛17歲的女孩子，怎麼能抵擋得過一個高大健的男人呢？



很快，他就把我嬌小的身體抱到解剖台上，然後把我結結實實的捆好。



我的手和腳被繩子勒得好疼。



他並沒有一下子把我的衣服剝光，而是僅僅解開了我襯衫和牛仔褲，然後又退下我的內褲。



「妳很喜歡運動吧？」他問我：「看妳的身材不錯，而且身上有一股汗味兒。」



我害羞死了，說：「剛上完體育課，他們也沒讓我洗澡，就被送來了，您不會太介意吧？」



「當然不介意，說實話，我還挺喜歡妳們東方女孩的體味呢。」他笑著說。



他撥開了我的兩片粉色的小陰唇，「還是處女吧？」



我輕輕的點點頭，不敢用眼睛看他，只覺得臉上一陣陣發燒，幾乎要害羞得無地自容了。



「那就可以不作婦科檢查了，讓我們直接從直腸開始吧。」他說。



還沒等我反應過來，我只覺得下身一陣撕裂的疼痛，一隻粗大的手術鉗，穿透了我稚嫩的小菊花，捅進了我的直腸裡。



我知道，他開始檢查我的盆腔了。



我身子一縮，本來想控制住自己，可還是忍不住尖叫起來。



這手術鉗比我的小臂還要粗，幾乎是一點點地才擠進了我的身體裡，一直捅到我肚子裡很深的地方。



我小巧的盆腔裡被塞進了這樣大的東西，頓時讓我感覺到一陣強烈的尿意。



接著，手術鉗開始在我的身體裡攪動起來。



他的動作很輕柔，並沒有故意虐待我的意思，可是對於一個青春期的女孩子來說，每一下都還是盆腔裡的一陣劇痛。



手術鉗每動一下，我幾乎都會尖叫一下。



沒等他弄幾下，我只覺得下身一鬆，一陣熱呼呼的混合著鮮血的尿液就順著我的大腿流了出來，把手術台弄濕了一大片。



我頓時羞得滿臉通紅，害羞的看著他，很想向他道個歉。



他善解人意的安慰我說：「別擔心，很多女孩子都會漏出尿呢。」



他拿著手術鉗又向我的前腹又搗了幾下，頓時更多的血尿湧出了我的身體。



「妳看，女孩子的膀胱就在直腸旁邊，做直腸檢查的時候，膀胱是很容易被戳破的，」他告訴我。



「不過，如果妳先去廁所排空尿液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。」



「哦…」



我輕輕地答應到。我知道不會有下一次機會彌補這個害羞的錯誤了。



直腸檢查持續了十幾分鐘，我也幾乎尖叫了十幾分鐘，最後，當手術鉗從我的身體裡拔出來的時候，上面沾滿了我的糞便和鮮血。



我感覺自己的下身幾乎被這個東西掏漏了，臭烘烘的糞液混合著血水，滴滴答答的從我的屁眼兒裡流出來。



「她的盆腔裡面挺乾淨的，看來可能是冤枉她了。」剛剛檢查過我的警察說。



「不過，還要剖檢之後才能最後確定。」



我很慚愧地向他道歉：「真對不起，您還是把我的嘴塞住吧，」



我知道，在安靜的警察局裡，自己剛才的慘叫確實很不禮貌。



他順手拿起我的小內褲，揉成一小團，剛準備塞進我的嘴裡，卻發現上面已經沾了些我的尿液和大便和血水。



我朝他做了個鬼臉，說：「沒關係的，反正是我自己的，不介意啦。」



於是，我的嘴被自己的內褲堵住了，不過味道確實有一點騷臭哦。



他把弄髒的手術鉗扔到一個托盤裡，然後從器械櫃中取出一把亮閃閃的手術刀。



我嚇得顫抖起來，知道自己馬上要被開膛了。



他看我真的可憐，就安慰我說：「別害怕，小丫頭，我會輕一點兒的，很快就過去了。」



我只覺得下身一涼，手術刀就準確地伸進了我的陰道裡。



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。我知道，自己已經被慘無人道的解剖了。



他並沒有急於挑開我的身體，而是緩緩的用刀尖在我的生殖器裡撥弄著，同時欣賞著我又羞又氣的樣子。



我的小臉都羞得發燙了。



我很想懇求他，希望他能不要故意玩弄我，但是嘴裡備塞著自己臊臭的內褲，只好輕輕的呻吟著。



他用手術刀挑逗了我好一會兒，手術刀才緩緩地向下，割開了我柔軟的會陰，一直剖開了我的小菊花。



頓時，更多熱乎乎的大便，混合著鮮血，從我的大腿中間流淌到手術台上，把整個解剖時都弄得臭烘烘的。



「不算太疼吧，小丫頭？現在麻醉劑應該生效了。」他體貼的問我。



我這才注意到，除了感覺到冰涼的手術刀和暖暖的糞便，竟然真的沒有什麼疼痛的感覺。



我朝他搖搖頭，勉強擠出一個笑容，告訴讓他放心。



於是，解剖繼續進行了。



我看見他又取來一把長長的剪刀，接著，我感覺到小肚子一陣冰涼酸痛的感覺，被捆在手術台上的我，不禁打了一個寒顫。



那把剪刀已經從尿道插進了我的膀胱。



肚子裡剩下的一些尿液，混合著新鮮的血液，沿著剪刀汩汩的在島手術台上。



然後，就是「?」一聲，我的小腹的肚皮，連同稚嫩的恥骨，就全都被大剪刀剪開了。



在麻醉劑的作用下，我的意識已經漸漸的模糊了，我輕輕的扭動著身體，迎合著他的解剖，只希望自己能趕快熬過這場羞辱性的刑罰。



當他用手術鉗緊緊夾住我的乳頭，把手術刀插進我的乳暈的時候，我還特意挺了挺胸脯，以便讓他能更容易地摘除我那還沒發育好的稚嫩的小乳房。



之後，手術刀沿著我身體的中線，割開了我的乳溝、肚皮和小腹，一直切割到已經被剪開的尿道。



我發現自己嬌小的胴體，已經被完全剖開了：



從胸脯一直到小菊花，被切開了一個大口子，整個身體就像被拉開拉鍊的布娃娃，肚子裡的器官都暴露了出來。



最下面的是那個癟癟的小膀胱，以及被剪開的尿道。



他用剪刀挑開我的膀胱前壁，用手指探查了一番，然後割斷了我的膀胱周圍的腹膜，把膀胱掏出來，尿道和輸尿管也隨著被從肚子裡扯了出來。



接著，他開始檢查我的內生殖器。



一把剪刀從我的宮頸深深插入進宮腔，然後剪開了子宮前壁，最後，他摘除了我的內生殖器。



青春期的我，性器官還沒有完全發育好，陰道只有短短的一段，彷彿我的小手指般粗細的管子，子宮也剛剛只有葡萄般大小。



他只用兩個手指，就把我幼小的生殖器官完整地從腹腔裡掏了出來。



隨著麻醉劑的作用，我漸漸的昏睡過去了。



在睡著之前，我看見自己的結腸被從腹腔中取了出來，放在一個托盤裡，他用剪刀剪開了那團鼓脹的腸道，還沒有完全成形的糞便，從裡面流了出來。



在解剖完成之前，我就完全睡著了。



他徹底的檢查了我的腸道和各個器官。



解剖之後，他還縫合了我身上的切口。我被割開的生殖器、尿道和肛門，也都塞進了紗布。



甚至他還幫我穿上了一套乾淨的囚服，才把我抱到警局後院的刑場去。



雖然我殘破的胴體，已經幾乎是一具小女屍了，但是死刑的程序，還是不能免掉的。



我的軟綿綿的身體被綁在刑場上的一棵樹幹上，然後負責執行死刑的警察們，輪流用刺刀戳進我的身體裡。



熟睡的我，自然不會怎麼掙扎啦，只是默默地承受著刺刀對我的輪姦。



最後，他們用刺刀割掉了我的四肢，才勉強把我裝進窄小的屍體袋裡。

cover_image.jpg
2 622 El:fﬂ
£






